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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军掌握了不小的财权
小白化了最时尚的妆。鲁

西军横她一眼，代理拿下你赶
紧跑商业跑医院呀，这药挣个
百八十万没问题，那二十万得
拿回来。小白沉下脸，你给我
的钱还要拿回去？鲁西军说，
你唱歌呀，那二十万是公款，我
担多大风险呀，偷只鸡养几天让你白落筐鸡蛋就完了，连
鸡也要留下？小白脸青了。最听不得鸡这字，留下怎么
了？我没皮没脸没名分地跟了你，留下只鸡怎么了？你
觉得我赚了让你老婆跟我换！鲁西军啪地摔了筷子，别
他妈给脸上头！

财务送来回款明细。王苹透着喜气。鲁西军接过
来，新娘子，没度蜜月委屈吧？回头我让杨鑫革给你补
上。王苹说，多谢鲁大科长。杨鑫革把财务副科长王苹
追到手。这小子不简单。鲁西军核查回款记录。脑子里
灵光一现，几乎跳起来。财务报表上的明细是商业回款，
公对公。不同银行间转账手续繁复导致回款时间被拖延
经常发生，每笔回款都在传真过来的单据上标注3至5天
后到账。而现金交易无法显示在银行记录上，由财务科
根据交款日期金额及对应的合同登记。以前是业务员操
作，结果问题层出不穷。鲁西军上任把这部分权力归到
自己手里，局面明朗许多。这些年麻黄素需求量骤然加
大，鲁西军悄悄试过，在旺季时截留部分现金回款填补淡
季时的回款不足。没人发现。鲁西军去银行，所有交易
记录打印出来，密密麻麻一张纸。

自鲁西军主管业务，公司上层支持力度很到位。地
州县药品计划被鲁西军牢牢控制到省医药公司，总经理
单从民对他的倚重更不掩饰。以前业务部在公司像孙
子，辛辛苦苦签来合同，迟迟不能入电脑，医院出计划提
不上货；业务员拿回款凭证让查账核算返利，财务今天明
天地搪塞。鲁西军上任第一把火就点到财务科，都给我
听好，没有老子业务部撅着屁股跑销售要回款，你们早喝
西北风去了，还能在这儿老娘似的揸着手指点票子？逼
得老子撂挑子都他妈下岗！总经理单从民发话，整顿财
务科。鲁西军主抓业务半年，库房、储运、回款、返利……
涉及业务范围基本他说了算。财务科两个头儿全撸了，
新换科长乐得清静，鲁西军就掌握了不小的财权。

省医科大学校园异样的安静。导员见王水进来赶紧
把桌上东西塞进抽屉。他说，你和李一、肖元元去医学院
实习，表现都很好。可是……王水的心一沉。医学院只
要两人。李一和肖元元。实习时王水很高兴。一直以来
不成文的规定：在哪儿实习就在哪儿分配。李一的爸爸
是市里头头儿，肖元元是妩媚的女生，王水算啥？都说导
员不好，在紧要关头，他对王水这乡下小子网开一面了？
原来这些不是空穴来风。王水原以为凭各科成绩有得竞
争，现实证明他错了。王水敢肯定，推荐书上一定没有他
的名字。家里来信，对王水毕业后咋办特关心，叫他争取
留城，如果不行，在女同学里找个家有势力的……爹妈怎
么知道，他们了不起的儿子在这座都市什么都不是。家
有势力的女同学，怕是眼睛都不愿意瞄他一下。

王水想成为出色的医生，让老实巴交的爹娘扬眉吐
气。年年拿奖学金。王水想，以他的成绩和为人分到一
所好医院应该不难。再想这一切，简直是命运莫大的
嘲讽，他匆匆离开教室。听说有个县医院没人去。
王水决定问问。上班一个月后王水明白为什么没人
愿意来。其实是个乡镇卫生所，距县城十几里路。
卫生所不大，设备陈旧破败，药品稀缺贫乏。在给家
人的信中，王水说一切都好。王水总做梦，不止一次地梦
到读大学的那座城市。

因为亲戚是乡领导，兽医老邱成了王水的领导。有
人捎话说学校让王水办理迁户手续。落户到这心有不
甘，王水想拖一拖。知道乡里每年给卫生所定额拨款购
买药品和设备，王水决定问问。他和老邱吵一架。老
邱老婆再三邀请王水去家吃饭。护眼灯，频谱治疗
仪堂而皇之摆在家里。老邱老婆说更年期快到了，
老邱买来雌激素说能推迟，可她用了以后感觉怪怪
的。王水告诉她，延缓或推迟更年期都是一厢情愿，
建议她服用六味地黄丸或加味逍遥丸。老邱老婆说
老邱去买太太口服液了。老邱回来看到王水一惊，把
手里东西塞到里屋。饭桌上老邱暗示王水，有他的就
不会没他的。跟着出事了。山子媳妇结婚六年才怀
孕，扬了几下场有先兆流产迹象，一支黄体酮就能解
决问题，卫生所没有。再去县医院，晚了。山子哭得
嗷嗷的。王水冲老邱，我操你妈。第二天，乡文书找王
水，说有人反映王水不尊重老同志。王水把在老邱家看到
听到的一股脑倒出来。忽然发现乡文书喝水的玻
璃瓶上蜂王浆字样。王水知道，他完了。

张幼仪与朱安被弃后的不同结局
张幼仪与朱安的遭遇有些类似。都

是包办婚姻，嫁给写字的人。一个嫁的
是一代文豪鲁迅，另一个嫁给著名诗人
徐志摩。他们对她们都不好，鲁迅一生
都没有与朱安圆房，徐志摩与张幼仪性
生活，是为传宗接代。

张幼仪给徐志摩生了孩子，被弃的
遭遇依然没有改变。徐志摩就是不喜欢
她，无论她怎么努力。于是，张幼仪放弃
了这段不幸的婚姻。其实，她也可以不
放弃的，比如她可以不在离婚协议书上
签字，也可以在签字后，在徐志摩父母的
撑腰下反悔。她却并没有如此。她是不
愿做那把秋天的扇子，忍受不爱的凌迟。

放弃得有些艰难，在那样一个年代，
顶着离婚被众人非议的压力，带着年幼
的孩子重新开始。

按说，离婚了，张幼仪完全可以拍拍
手，与徐家自此无关。却没有。她心里
还是有情有爱的。在公婆要求收她为寄
女时，她答应了。想想徐志摩的父母也
是够难为张幼仪了。张幼仪爱公婆，无
非是因为他们是徐志摩的父母，现在连
婚姻都没有了，还要扯上这层关系，让她
在旧情旧景中，暗自伤心。

好在，张幼仪是个有文化的女子，自
幼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有不错的家庭
背景，所以她明白该怎样调整自己。她
继续读书，完善自己，在 1926年返国后，
去东吴大学教德文，后来又转战商界，成
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
服装公司总经理。

这期间，徐志摩没追上林徽因，却与
陆小曼完了婚。张幼仪并没有在这些情
爱伤悲中沉沦，她在用行动证明离婚并
不可怕，比离婚更可怕的是做那把秋天
的扇子，毫无用处。

朱安呢，却当了一辈子秋天的扇子。
朱安是小脚，知道鲁迅喜欢大脚，在新婚
时，穿了一双大鞋，给鞋子里塞了棉花，谁
知下轿时，鞋子滑掉，让鲁迅很是讥讽。

鲁迅讥讽朱安的小脚，讥讽朱安不识
字，讥讽朱安长得难看。朱安心里难过，
却还是满怀希望地做着蜗牛，她吃力地
往上爬，想着总有一天大先生能明白她
的好，接纳她。

在朱安的思想意识里，嫁了鲁迅，这
辈子就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鲁
迅的立场就是她的立场。就连鲁迅与二
弟周作人反目，朱安也记在心里，在鲁迅
死后，她宁愿挨饿，也不受周作人的接
济。她的这些想法与张幼仪是不同的，
张幼仪爱徐志摩，却不想失去自己。

不同的思想，导致了她们相似的命
运不同的结局。

朱安后来已不是爱鲁迅，而是讨好和
巴结，在鲁迅的冷淡里，她依然展现着自己
的韧劲儿，努力把大先生往自己身边拉。

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下一处院子，
接母亲同住，问朱安愿意不愿意过来。
如果朱安想结束这种守活寡的生活，不
再跟过来，鲁迅也是愿意的。然而，朱安
非常乐意跟过来。

鲁迅对朱安采取的态度是，当她不存
在。他内心为这桩不爱的婚姻痛苦万分，却
不说离婚。他明白，对于一个大字不识的女
人来说，抛弃她就等于把她往死路上赶。

朱安要跟过来，鲁迅只能接纳她。
最可怜的是朱安，还以为与大先生有了与
她在一起的意思，晚上铺好床被，等鲁迅同
睡。哪想，鲁迅看到铺好的床被，心头的火
一股脑涌出来，他掀掉被子，闹着要把床拆
了。朱安明白了，大先生并没有要与她同
床的意思。她委屈着，依然讨好着他。那
以后，鲁迅与她分床，不穿她补的衣服。但

是在朱安生病时，他还是会带她去看病。
无疑，鲁迅这种做法是残忍的。如

果对朱安坏到底，朱安也就死了心。可
是他心内偶尔的不忍，比如不休妻，让朱
安搬来同住，她生病的时候带她看病，无
疑让朱安觉得大先生对她还是仁慈的。

这种仁慈，让她看见了希望，为了那
个希望她宁愿讨好他。

于是，在鲁迅说有一种糕点好吃时，
朱安马上接口说她也吃过，是很好吃。
本来是想讨鲁迅高兴，却哪知，这种糕点
是鲁迅在日本吃的，朱安见都没见过。

在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朱安非常
难过，终于死了心。就这样，她依然没有
想过离开鲁迅。这年朱安已 50岁，一个
年老的女人，长得不好看，也没文化，年
轻时没有想过离开鲁迅，到年龄大时更
不可能了。她没有张幼仪的智慧和勇
气，也没有孩子寄托，此路不通，她只能
在没有希望后，依然留在周家照顾婆婆。

朱安说的最伤心的一句话是，她是鲁
迅的遗物。跟了鲁迅一辈子，没有享受过正
常女人该有的生活，孩子也没有。她只有一
个名分。她与鲁迅的书稿一样，毫无生命，
只是鲁迅先生的遗物。

相比朱安，张幼仪是不幸里的幸运
者，离开徐志摩后，她找回了自己，事业
成功，在 54岁时，再嫁给一个姓苏的医
生，苏医生对她很好，给了她温
暖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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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
生命与金钱的抗争，尊严与权势的较
量，法律与暗箱的对峙，智慧与阴谋的
相持。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

健全之处，剖析了医患矛
盾的症结所在，曝光了医
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深层
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
存在的诸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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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谈恋爱一样想念妈妈
我对我妈很依恋，这是个事实。
小时候，要是我妈不在家，我的枕边

就放着她的衣服，闻着她衣服上香香的味
道才能安心睡着。那时候，经常思考一个
无比沉重的问题：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都不
在了，我还要不要活？就像看革命战争电
影，我也无数次假想，如果我被敌人捕获
了，到底是招还是从容就义一样，自然答
案每次不同，小小的我于是很困扰。

我对我妈依赖并不是我妈对我溺
爱，她在管教方
面很严格。我
们家是反过来
的 ，我 爸 溺 爱
我，我对他则恃
宠而骄。那时
我常要求我爸
这样那样，我爸
小声抱怨：“有
本事你去跟你
妈说啊。”我自
然不会走去我
妈那儿碰钉子，
我 撺 掇 我 爸
去。现在想来，
对我爸好像有

点不公平喔。
直至大学去外地念书，暑假回来，我

的假期生活在我妈看来极度“萎靡不
振”——表现为每天睡觉不愿起床，看电
视，不学习……这种状态被妈妈概括为

“生活态度不积极”，多么大的帽子。我
妈说我时我居然敢顶了一句：“积极又不
能当饭吃。”因为这句话，我妈一怒之下
又说了两个小时：“你说什么？积极不能
当饭吃？你知道吗，这态度就是你最大
的问题!”现在想来后悔啊，我怎么能跟
我妈顶嘴呢？

大学毕业后，妈妈尺度放宽很多。

当然偶尔也会爆发一下。就算现在，我
妈还常看我不顺眼，但我也找到应付她
的招数，也算是在革命中成长。

比如前些时在香港，周五晚上 1点
钟我还在看小说没睡觉，妈妈就从她屋
里走出来，提醒我“很晚了”，我说明天不
上班。我妈站了一会儿，见我没动静，便
直接让我关灯睡觉，我说一会儿再关。
马上我妈的严厉劲儿就上来了：

“你必须现在立刻马上就关灯。”
“你别老强迫我。”我胆大包天地说。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这是我妈

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我怎么了？”
“你吃不好好吃，睡不好好睡，不按

时起床不按时睡觉不按时吃饭，总之就
是很不像样……”

我还顶嘴：“我又没有交损友，又不
是夜不归宿，也没有喝酒抽烟，你干吗老
说我。”完了，我妈一定把我说的这些当
成我潜意识里很想做的事。

“少废话，现在就把灯给我关了。”
“我现在可不想半夜三更出去住酒

店。”我还来劲了。
“你还敢威胁我？你以为我怕你威

胁？你出去住!”
于是我改变对策，合上书，打开床头

柜抽屉找安眠药。“医生说失眠的时候不
能硬睡，要分散注意力，看看书看看电视
听听音乐之类的，调整调整就睡着了。
我刚想睡你就来了，我得吃点儿安眠药
了。”我低头去拿药，再抬头，耶，妈妈消
失了。

就是这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原
则就是大事小事跟我妈不能较劲。

关灯事件后不久，一天，趁我妈高
兴，我开始总结自己。我先是列举一堆
最近做的好人好事，比如带全家老小去
旅游啦，比如过年回家做年夜饭啦，又给
家里的谁谁买啥啦诸如此类的。最后我

说：“妈你看，我又没有什么应酬，每天下
班就回家，没有任何不良习惯让你担心，
还孝顺。真是还挺不容易的喔。”我夸起
自己来脸都不红一下。

我妈也说：“对呀，别人都说我们家
闺女不错。”

“所以，你别老说我。”我趁热打铁。
我妈想了想，也有点过意不去的样子。

接下来，我开始继续开放我妈的
思想。

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里在放世界各
地的刺青文化，我问我妈：“能接受不？”

我妈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其实也没什么。”我口气轻松温和，

企图灌输给我妈，不是所有有刺青的人
都是坏人这观点。

我妈审视地看着我，她并没有听我
在说什么，她只是在判断我是否真的想
去刺青。

我还在继续说，举各种例子：“其实
我们不能凭一件表面的事去判断整个
人，完全肯定他或完全否定他，人家选择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人家自己的事，只
要不影响到别人就好。比如谁谁抽什
么，比如谁谁和谁谁住在一起，都是他们
自己的事。”我说得兴起，甚至没有注意
到我妈的表情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紧张。

我妈打断我：“哟，那可不行，咱可不
能那样。”

我才发现我说偏了，我妈当真了，已
经开始往我身上联想。我随即收口：“我
就是说说，当然咱不能那样。”

我妈在之后的日子里观察了我好
久，觉得我并没有“那样”才释然。

当然我也明白，要我妈接受我的观
点还不如对付她简单。

我妈只对她觉得重要的事儿认真，
比如品质啦、人格啦、学习成绩
啦、工作表现啦之类。除此之
外的其他事她常常糊弄我。

书中细述了沈星从珠海到北京，继而受邀加入凤凰台的电视流浪之旅，以及凤凰台老板刘长乐、陈鲁豫、窦
文涛等同事的趣闻逸事。以感人的笔触、真挚的情意记述了与家人的生活点滴。另有她对时尚与美食的解读。
沈星在书中还讲述了自己的初恋，并用大量的篇幅谈及现在的情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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